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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上午，记者来到蛟河

市奶子山街道，这里是蛟河矿
区矿工居住集中地。提起去内
蒙古打工的经历，很多人避而
不谈。一名矿工说，“听逃回
来的人说，那里是人间的地
狱，和山西黑砖窑差不多。能

活着回来，实属不易。”随后，
记者找到了 8位曾经赴内蒙
古打工的矿工，其中有 4名是
6月 30日被内蒙古警方解救
回来的。

惊恐、辛酸、无助，每个人
的眼里都流露出复杂的情感。

50岁的徐学成是赴内蒙古打
工的 63名矿工中年纪最大
的。他现在精神受到刺激，行
为异常。手机被包工头“借”
走，他经常把手放在耳边，比
划成打电话的姿势：“喂，喂，
我问问豆角和土豆能放一起

炖不？”矿工们说，从内蒙古
回来后，很多人出现胃疼、疲
劳过度、耳鸣、心悸的现象，有
时突然听到车鸣笛便浑身发

抖，大家聚一起都不愿意谈那
段经历。最庆幸的是逃回来

了，现在无法确定还有多少人
被困在内蒙古的铁矿里受折
磨。随后，8名矿工向记者揭
示了在内蒙古打工遭受的磨
难以及逃亡的艰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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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月 20日左右，蛟

河矿区附近一夜之间贴出很
多招工广告，内容大致是内蒙
古铁矿招工，每个月保底
3000元，给办社保、医保等，3
年后发退休金。报单程路费，
住楼房，吃食堂，伙食按成本
价核算。要求年龄在 50周岁

以下。
蛟河矿区的矿工们经济

条件很差，面对这么诱人的条
件很多人欣喜若狂，甚至有人
当天就准备好行李要走。3月
24日，63名身强力壮的矿工
在两名包工头的指引下踏上

了去内蒙古的客车。
经过几天奔波，63名矿工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内蒙
古东乌旗融冠多金属矿。很多
人立即傻眼了，这里是边境，
濒临蒙古国，非常荒凉。他们
要去打工的小井，承包人还没

有谈下来，他们只能被插到别
的小井里干活。食堂做的饭菜
贵得惊人，一只炖小鸡，50
元；一碗鸡蛋汤，8元；一个馒
头，1元。虽然是记账，但也让
每个人心里不安。住的不是高
楼，而是10个人挤在一起的

工棚，当时下大雪，室内飘雪
花。面对和招工广告如此巨大
的落差，第二天，有 20人离
开，留下的是还幻想赚大钱的
工友。

第三天，剩余的 40多名

矿工被分成岩工、爆破工等几
个工种开始干活。由于奔波于

别人的小井里打工，最脏最累
的活都是他们去干，别人用机
器操纵的，他们只能靠体力。
时间上也不固定，矿工们最长
时间干了一天一夜。1个月过
去了，工人们领工资时却被告
知3个月一发工资，现在走人

一分没有。很多人咬牙坚持下
来。

端午节这天，包工头召集
大伙开工资，伊长海，1300
元；宫永东，1400元；徐长海，
1600元……很多工友听到这
可怜的数字时惊呆了，更让他

们吃惊的是包工头话锋一转：
“你们的服装费、材料费（使
用火药的费用）、饭费及各种
费用都从工资里扣，扣除后，
伊长海欠矿上 2000多元，宫
永东欠 2000元，徐长海欠
1800多元……”3个月工钱

没到手，倒欠下一屁股债，很
多人火了，当即表示要辞职离
开。包工头不慌不忙地说，离
开也行，家属汇钱补上欠款就
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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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集体向包工头抗议，

可发现身边不知何时站着一
群膀大腰圆的小伙，腰里都别
着片刀，对着他们拳打脚踢。
包工头冷笑着说，“玩的就是
智商，想不干也行，我不难为
你们，让家属把欠矿上的钱汇
过来就可以离开。”“我们当

时绝望得想哭一场，40多个
大老爷们集体出去打工被骗
了，想走却走不了。还让媳妇
汇钱，咋说啊。”杨春才说。

很快，陆续有家属把钱汇
来，多则汇2000元，少的汇

1000元，不断有工友从铁矿
离开。渐渐地，大家发现包工

头的脸色越来越难看，每个人
都预感到一场猛烈的暴风雨
即将来临。

有人曾想偷偷离开，可铁

矿的位置偏远，只有先花 50
元打车到最近的村庄，再搭
乘 92元的大巴车到东乌旗，
然后才能坐客车离开内蒙
古。从铁矿到东乌镇有 180
公里。大家都身无分文，根本
走不了。

有一天，一名姓刘的矿工
将家里汇来的钱交给包工头，
然后头也不回地打车绝尘而
去。包工头记下出租车车号，
故意当着大伙的面打电话，找
人在半路截他往死里打。大伙
噤若寒蝉，吓得谁也不敢吱

声。这种事情此后不断发生，
矿里也有别的城市的矿友，
但不论谁离开，都会在半道
上被截住，一顿拳打脚踢。
“他就是用这种方法威胁我
们，一辈子留在那为他们卖
命，我们到后期一天只吃两顿

饭，就是馒头就汤。”一名矿
工恨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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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矿工自杀和逃

跑，包工头安排打手们随时跟
着他们，上厕所、吃饭、外出，
都有人盯梢。矿工们打电话给
家里报平安，打手们在旁边听
着，只要向家人报忧，上去就
骂骂咧咧。晚上睡觉时，大家
研究逃跑方案时不敢说话，用

纸条传来传去。
包工头们感觉不对，将他

们隔离起来，蛟河矿工必须和
别的地方的矿工一起住，见面
也不许说话。“那种精神上的

折磨令人痛不欲生，我们心里
暗暗发誓，只要有一口气，都

要活着离开内蒙古。”矿工们
坚定地说。

伊长海告诉记者，6月 20
日，他以商量的口吻和包工头
说，他让家里汇2000元，看能
不能让他离开。包工头气势汹
汹地说，你欠将近3000元，想

走，没门。说完，几名打手对着
伊长海一顿毒打。下午，他委
屈地坐在一个坝上喝闷酒，看
着5米高的大坝，他几次冲动
地想跳下去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家很困难，我老婆说借钱
也要把我救回来，我走不了，

感觉活着都没脸见人。”伊长
海激动地说，幸好矿友及时发
现了他，把他带回去。包工头
得知后还说，“只要不死就得
给我干活。”

宫永东是徐学成的妹夫。
6月 22日，宫永东得知妻子

生病的消息后万分着急，向包
工头请假，包工头一口拒绝。
徐学成很着急，向包工头承
诺，他留下给妹夫做担保，而
且两个人欠矿上的钱都由他
来承担。妹夫离开几天就会返
回来，包工头最终同意了。

宫永东说，“我走的前一
天晚上心里特别难受，我抱住
徐学成痛哭一场，我说只要我

回去，就一定找警方来救
你。”宫永东顺利回到蛟河，
回来后，他立即找到其他的矿
友一起到公安局报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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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矫顺本逃跑很离奇。

6月 17日，他飞速上了一辆
出租车。路上，这名出租车司
机接到包工头打来的电话，意
思是让他把矫顺本拉回矿里。

矫顺本对司机说，要把他拉回
去他就跳车。这名好心司机

劝他，让他提前下车。矫顺本
气得拿过电话对包工头说：
“我就在这等你，你过来打我
吧。”他说完，在草原公路上
下车，等了一夜也没人来找
他，他开始搭车离开。最终拦
了三辆车，他才得以逃脱。矫

顺本说，那个地方四处都可
以看见狼的踪迹，有个司机
最终被感动了，绕远将他送
到最近的城市，让他坐上火
车回家。

刘庆华回家也很惊险，家
里给汇了1000元钱，包工头

给他200元让他离开，也同意
他回家。可是在他踏上回家的
火车后，就有十几个人跟踪
他，还好车上有乘警。在长春
下车后，他花了460元打车回
到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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蛟河市公安局城区中队

中队长杨斌说，6月 26日，有
4个人来报案，按属地管辖原
则应该归内蒙古警方管。有山
西黑砖窑的事件在先，领导非
常重视。他们调查后了解到，
还有4个人在内蒙古铁矿，他
们将材料传真给内蒙古警方。

内蒙古警方也很重视，他们到
矿上询问 4名蛟河矿工是否
还愿意在矿上工作，得到否定
答案后，包工头给每人 300元
钱。6月30日晚上，4名矿工
安全返回蛟河。

记者电话连线内蒙古东

乌旗刑警队葛队长，他表示，
事情没有矿工说得那么严重，
是治安大队解救的他们。目前
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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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12月 26日清

晨，鄱阳县莲湖乡的李汉文起
床去放养自己饲养的三十多
头耕牛，他从国有单位病退离
岗后，几乎每天如此。10时
许，李汉文接到邻居传话，自
己与六位村民合伙承包并与
乡政府签订了四年合同的鱼

塘遭人用电网强行打鱼。听
罢，李汉文与其他合伙人开船
去看情况。到现场一看，打鱼
的原来是有远亲关系的邹道
洪、邹传彬、邹传森、邹传根父
子等人。他们拿着短刀、铁棍、
斧头、鱼叉、马刀等凶器，纠集

了十多人前后呼应，强行抢鱼。
当李汉文等人靠近邹氏父子两
只小船时，邹氏父子等七人乘
坐的两只小船对李汉文的船左
右夹击，并携带凶器迅速跃上
李汉文的船，将赤手空拳李汉
文、李达明当场杀死、砍伤。整

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
据现场目击人李欢枝告

诉记者：“我当时也在船上，
邹传彬先是拿刀去砍李达明，
我哥哥李汉文见状就去拉邹
传彬，并把他压在船板上，可

邹传根、邹传森就拿着短刀从
我哥哥背后拼命捅去。我去抱
我哥哥时，他连眼睛都来不及
睁开一下就走了。” 说到此
处，李欢枝情不自禁地去拭眼
角的泪水。李欢枝还说，她对
邹传根的印象非常深刻，邹传

根杀完人后，眼镜都掉在船
头，这时她才猛然想到邹传根
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等待分配
的大学生。一个大学生竟然如
此心狠，她百思不得其解。

命案发生后，李汉文家人
忙到就近的邹家村拨打电话
报案，可一连找了五六部电

话，结果发现所有的电话线被
人为地剪断。更离奇的是当抬

着尸体路过邹道洪家时，竟发
现其家已是人去楼空。后来了

解到，邹道洪家的家具、大米
等物件在几天前都送给了邻
居。根据这些情况，死者家人
断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杀人
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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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李汉文为人

正直忠厚，有一副乐于助人的
热心肠。牵头为村里修路，村
民之间发生纠纷时，他经常自
告奋勇去调解。村民告诉记
者，李汉文很少与人红过脸，
他这次被杀，很可能是邹氏父
子想承包鱼塘，结果却被李汉

文等承包了，邹家心怀怨恨，
“早在凶案发生的前几天，邹
道洪就扬言要杀几个人。”记
者了解到作案的 7人都和邹
道洪有亲戚关系。李汉文被杀
的噩耗瞬间就传遍了整个渔

村，诸多乡亲都自发去看李汉
文最后一眼，看到其被杀的惨

状时无不落泪。
7月2日，记者来到李汉

文的家中，死者 80多岁的老
母亲蹒跚地从房间往外挪，一
边走一边哭着说：“我儿子死
得冤啊，凶手却逍遥法外，我
儿子何时才能瞑目？”她沙哑

微弱的哭声感染了在场的家
人。死者妻子张贵珍哭泣着告
诉记者，丈夫在村民和单位中
口碑非常好，在江西轮船公司
工作时几乎每年都被评为优
秀职工，还入了党。有一次丈
夫为了帮助别人去摇动柴油

机，结果摇柄反弹把右手臂打
断，造成七级伤残，为此，丈夫
在单位提前内退了。“丈夫冤
死，凶手却是逍遥法外。”张
贵珍说到此处时牙齿咬得“咯
咯”响。李汉文的死对她的打
击非常大，今年 54岁的她看

上去像70多岁的人，一双眼
睛因为流泪太多而深陷下去。

死者的大儿子李军告诉
记者，自从父亲被杀后，他晚
上经常做梦梦到父亲，每梦见
一次，他内心都增加一份惭愧
感。于是，他和弟弟、妹妹商

量，决定主动去找凶手，等嫌
犯全部落网时才把存放在家
中父亲的沙棺下葬，好告慰父
亲在天之灵。兄妹合计后，决
定把家中几十头耕牛卖掉用
作追凶费用，李军承担追凶的
任务，而弟弟、妹妹去打工赚

钱，提供经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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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1月 8日，李军

得到消息，嫌犯李修华在福建
晋江出现。于是，李军和小叔
李汉龙一起赶往晋江，可一连
寻找了几天都没线索。这时，
大叔李汉武偷偷从嫌犯李修

华家的电话线上接了一根分
线，并把分线插到自己的电话

上，他断定李修华会打电话回
家。一日早上，李修华果真打
电话回家，于是，李汉武记下
来电号码，并把这一信息迅速
告知远在福建的李军叔侄。李
军通过114查询，得知号码是
福建安溪县城内的，并在安溪

县警方的帮助下，查到该号码
是安溪县后书路口的 IC公用
电话。于是，李军在附近的村
里挨家挨户地寻找，“苍天不
负有心人”，一天晚上 9点多
钟，他看到在一个小餐馆里，
李修华正悠闲地坐着打扑克

牌。李汉龙立即报警，在抓捕
的那刻，李修华显得很是惊
讶：“想不到这么快就被你找
到了。”这是逃犯对死者儿子
说的第一句话。

同年 5月初，李军接到朋
友举报称，另一嫌犯李某某正

躲在鄱阳湖畔一个偏僻的地
方打鱼。于是，李军一边当夜
自己开船向湖边奔去，一边向
鄱阳县公安局汇报，很快，李
某某也被抓归案。

两逃犯的落网，更加坚定
了李军把所有逃犯追回伏法

的信心。2001年 6月 16日，
李军得到消息，嫌犯邹传森和
张劲松在深圳龙岗区横岗镇
出现过，次日李军便只身赶到
横岗，先找到了邹传森打过工
的手袋厂，并在手袋厂门外蹲
点守了一个多星期，但一无所
获。随后，他听说张劲松在六

约村一个玩具厂出现过，他又
转战六约村，7月 5日晚 10
时许，他终于看到张劲松，在
当地警方的抓捕下，张劲松落
入法网。

李军回忆说，深圳的 6月

非常的闷热，20多天的烈日
下暴晒，把他的皮肤晒得脱了

几层，而且因为呆的日子太
长，他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于

是，饿的时候，李军便到菜市
场捡些烂西红柿、黄瓜吃；困
的时候，就在公园这个免费
“旅社”露宿。

在李军强大的追凶决心

下，有嫌犯承受不了心理压
力。2004年，邹道洪主动到
鄱阳县公安局投案；今年 4
月 9日主犯之一邹传根也主
动投案。

李军把自己这 7年来的
工作定性为“专职追凶”，他

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把嫌犯一
个个追回来，他的足迹踏遍
了浙、闽、粤、赣、皖等八省中
的近 50个城市，行程达一万

多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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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告诉记者，在追凶的

道路上，饿了吃方便面，渴了
喝自来水，这是再平常不过的

事，两千多个日夜他不知道吃
了多少苦头，7年追凶让他那
个本不富裕的家耗资近 30万
元，想到这些还有自己冤死的
父亲，他恨不得把抓来的嫌犯
狠揍一顿。但是，每次嫌犯到
案时，他却非常的冷静，没有

打骂过他们一次。“如果不是
理性地面对突然的灾难，那就
只能带来更大的灾难。”李军
说，他把这句话当作了座右
铭。每到一个城市，他首先在
当地公安局报案，在看到嫌犯
踪影后，就联系公安，让公安

人员去抓捕。
现在，李修华已被判有期

徒刑2年，张劲松被判有期徒
刑1年，虽然死者家属觉得这
样的判决量刑偏轻，但是可以
肯定的是，他们追凶的努力没
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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